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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诗与酒看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爱酒，《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直言对杯中之物的喜好，他一生过着很孤独的生活，不常和宾客周旋，可是一看见酒的时候，纵使他和主人不认识，他也会和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的，陶渊明在做彭泽县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禾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清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禾秫，五十亩种粳。”饮酒是他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因为酒，使陶诗绝然不同于东晋文坛玄言乏味的形式主义文风，也因为酒，使自我展现出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陶渊明之饮酒，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颜延之所云“性乐酒德”。是性格使然，别无他意，他忧时饮酒，乐时亦饮酒，悲时饮酒，喜时亦饮酒；二是萧统所云“寄酒为迹”即陶渊明藉饮酒以忘忧避世，通过饮酒“回归自然，返真还淳”，追求心灵的超然净化，追求灵肉的完美和谐，追求超脱物外的生命意识。

一、酒聊自恃——自我慰藉，自我陶醉

好酒之风，盛于魏晋，在当时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陶渊明之“性嗜酒”并非偶然，此前的‘竹林七贤’个个都是‘肆意酣畅’，其中阮籍、刘伶诸人更是以酒为命，纵酒成癖。阮籍沉酒忘命，连母逝居丧也举杯不停，常常酒后驱车乱驰，途穷恸哭而返，刘伶更是一个酒徒，成天烂醉如泥，时时刻刻狂躁不安。王瑶先生认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政治迫害的逃避是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人士饮酒的最主要原因”。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东晋和刘宋之交，是历史上阶级矛盾最激烈，社会最动荡的时期，“官以贿迁，政刑缪乱”形成了所谓“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陶渊明认识到当时的反动统治是“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他看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行止千万端，谁知是与非”（《饮酒》）他碰到了一个黑暗的时代，理想的梦幻注定会如现实的泡沫湮灭无声。陶渊明不愿随波逐流，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却无力进行斗争，只好洁身自保，隐居田园，“浊酒且自陶”。

社会黑暗与政治迫害，在漫长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都存在着，且越到后期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手段更加残酷，而各个朝代的文人并没有像魏晋之人那样沉溺于酒中，反而是盛唐开明时期，社会氛围宽松，出了不少‘饮如长鲸纳百川’的酒徒。可见，饮酒与现实的黑暗腐败，政治迫害并无必然的联系。历史上虽有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的“举杯邀明月。”但酒中展现的是诗人的豪放与浪漫。而陶渊明的酒却略显一丝苦涩，是出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苦闷，是出于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所造成的，彷徨而无所依附，唯“浊酒聊自恃。”陶渊明出生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不是豪门士族，在政治上不会受到重用，他一生没出任过任何要职，也不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是一个“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不慕荣利”、“质胜自然”的人，与阿庚逢迎，尔虞我诈的官场很不适应，他感到出仕是“以心为开役”，所以，在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的十三年中，他时隐时仕，陶渊明饮酒虽主要是为了逃避政治，但却没有一丝再次投身洪流的政治动机，他的饮酒诗中透露的也是叹行役、倦宦情、念园林的思想感情。由此可见，酒于陶渊明不仅仅是一种逃避现实、逃避政治的外在手段。他甚至说自己死后将会为在世“饮酒不得足”而遗憾，由此看来，饮酒是陶渊明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他竭力用饮酒来麻醉自己，在这荒谬的时代，虚无的人生，唯酒可以依靠。生命短暂，不如及时行乐，乐天知命。

在陶渊明诗文中充满了对生命短暂的嗟叹。“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爱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特此欲何成”（《饮酒》之三）“宇宙何悠，人生少到百”（《饮酒之十五》）“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还旧居》）“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闲情赋》）……陶渊明具有高洁的政治信念和人格追求，在早期他思想乐观具有雄心壮志，想“大济于苍生”。因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生是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之四），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能作一个短暂的逗留。陶渊明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努力，能够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就不枉来人世一遭，但现实是黑暗和残酷的，是不以人的价值意愿而改变的。“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云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神释》）“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在这字里行间，蕴藏着诗人多少的失望和悲慨，个体变得孤独无助，灵魂失去依靠，精神陷于苦闷。“虽惊琼而握兰，徒芳洁而淮亮”“虽好学与行义，何生死之苦辛”（《感士不遇赋》）。岁月流逝，生命短促，人生荒谬。最终陶渊明没有在黑暗的生命旅程中迷失自己，走上了“逃禄而归耕”的隐居之路，及时行乐，乐天知命。“得次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八首》）“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发远游”（《酬刘紫桑》）此时,陶渊明只有用饮酒来进行自我慰藉,自我陶醉,在饮酒中探求人生的善美真,在酒中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只有酒才能使他忘却人生的荒谬,只有酒才能抚慰其心灵的苦闷。“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七）“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续山海经》之五）

二、酒中有真意——“回归自然，返真还淳”

陶渊明的嗜酒主要出于对生命短暂的嗟叹，精神的苦闷彷徨，希望通过饮酒来实现对生命的占有，来抓住生命现在的瞬间，虽然他对于死亡也感到十分的焦虑和恐惧，但在如何消除死亡的问题上，他既不同于“阮籍饮酒后驱车途穷恸哭而返的悲哀，也不同于刘伶纵酒放达，脱衣裸形在屋中的狂躁”，陶渊明的畅饮使他体会到生命的真谛在于平淡、自然、率真，达到生命的自然境界，“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百年归丘陇，用此空名道”（《杂诗》之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之五）他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不相信道士们吃药可以成仙，感到人生是有始有终，有生必有死。“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之一）。人的一生应该顺应自然，听任自然，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用不着过多考虑。“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神释》）既然功名、利禄、富贵都是身外物，那么就必须充分展示自己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面，尽情地享受有限的人生。陶渊明《饮酒》之二十二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道破了陶诗化繁复为单纯的境界，同时也传递了他内心的“萧散冲淡之趣。”元遗山《论诗绝句》中评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由此可见，在陶渊明，自然、率真、朴厚，才是生命存在的根本。

陶渊明是一个近情的人，在他逃避现实、逃避政治的同时，他回到了他的田园和他的家庭中去，返回到他的生活的本真状态，返回内心的自然。“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他是那么的酷爱人生、酷爱生命。归隐之后，他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的劳动生活，对于劳动本身也有了更深的体会“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次难。”当然酒是不能少的。“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之一）“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之一）。他常和一些不认识的人喝酒，有时他做主人，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向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他有一张没有琴弦的琴，这种古代的乐器只有在心境很平静的时候，好整以暇地慢慢弹起来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的时候，常常抚这张无弦琴，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矫情造作，看不到世欲的虚浮礼节，看到的是行为的随性流露，真率而洒脱，看到了生命的真性，忘怀了名利，了却了生死，借饮酒以返回生命的真淳状态，借饮酒摆脱了一切名利枷锁的束缚，恢复了人生的本色。

酒中有真意。在陶渊明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吏孟府君传》中，陶渊明借外祖父孟嘉之口道出了酒的好处。“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阳罗含赋之曰：‘孟生善卿，不衍其意！’”酒能够“渐近自然”“返真还淳”这就是陶渊明对饮酒的独到体会。不管是家境富裕时“童外欢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还是家境破败时“环堵萧然，不蔽风曰：智囊褐穿结，箪瓢屡空”他依然“酒熟吾斟。”饮酒对于陶渊明总是欢愉的事，在无车马喧的人间桃源，酣畅淋漓地痛饮一番，然后全然睡去，待他醒来，领悟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命新意境，领悟到了回归自然，返真还淳的酒中真意，这酒是如此的神奇，没有了苦涩的味道，恬然一番祥和与自然。

三、乘化以归尽——“超越生死”，超越自我，追求灵肉的完美和谐

陶渊明曾为生命的短暂与人生的荒谬和无意义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迷惘，托酒中沉醉来忘却尘世的烦恼，但最终陶渊明在内心痛苦的挣扎和冲突之后，“超越了生死”，超越了自我，看透了尘世的成功和失败的浮华，站在远离世欲和超越人生的高度，追求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我们看不见他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诗的风格也是简朴自然的，他的人格是崇高的，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酣畅。

人生命促本是自然而然的事，人总有一死，沉溺于其间，只会“甚念伤吾生”。人的一生应该顺应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生命的产生与消逝都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因此，不必徒增烦恼，只有超越了生死，才不会给心灵带来痛苦，才能觉悟到生命的真意，其《神释》云：“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于工作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更是在生前，便为自己写了《拟挽歌辞》和《自祭文》。“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业在鬼录。……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之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之三）“宠非已荣，岂吾眷？余令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自祭文》）。在这里，不无蕴含着陶渊明对生死的超脱与旷达。

既然生死都可以看透，都可以超越，那世间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陶渊明受到羁缚了，看着家乡的草屋、田地、树木、炊烟、乃至鸡鸣、犬吠都是那么的亲切、可爱，回到田园是如此的愉快，内心是如此的平静，没有世俗的交游，没有世俗的欲念，解脱了人世的一切烦恼、困扰和争斗。于是陶渊明又喝酒了，又醉了，醉得很厉害，醒了之后已然超越了世俗，超越了自我，达到了一种生命的“无我之境”。达到了灵肉的完美和谐，其《饮酒》之五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描述了他是怎样做到“心远”的：在东篱下采采菊花，悠悠自得的望望庐山，体味山中的美景，看看飞鸟结伴而还，诗人的心灵超然净化，使车马喧闹的环境也因之幽静僻远，不必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野地亦可得到内心的宁静和自由。这就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也最终达到的一种无我的生命境界，一种自我与自然融合无间的自由境界，无意见山，心与物遇而进入物我两忘，内心无所阻碍。

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到处都弥漫着酒的醇香与气节。自始至终逃之不过躲之不及一脉相承的古人，当数陶渊明。他在酒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然，本真的生命无我境界；在酒中锲而不舍地寻找生命的最终答案与归宿，并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出路，超越了死生，超越了自我，达到了灵肉的完美和谐。陶渊明的生命意识使他的人格具有高尚的情操与气节，他的形象永远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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